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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00561406][bookmark: _Hlk112695637]摘  要：“发而皆中节”是指武术功夫无过不及的身体权变能力或境界，这需要经历合规矩的习拳规之“中”、用规矩的查拳理之“中”、脱规矩的现主体之“中”的习拳历程。武术功夫习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而皆中节”的创新传承与实践，武术功夫习练与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辅相成，在合文化规矩之“中”与合自我天赋天性之“中”的功夫技艺中实现身心的改变并生成身体主体，身体能力成为武术主体自我确证的依据，这是武术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智慧，也是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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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00936068][bookmark: _Hlk100935285]“All in the Centering ”：the Subject Gene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Wushu “Kung Fu”
YANG Guozhen, DUAN Lim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yuncheng university, Shanxi 044000 ,China)
Abstract: “All in the centering” is the physical contingency ability of Wushu. The practice of Wushu skills needs to g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wushu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practice wushu in following the rules, subject manifestation in breaking the rules. The acquisition of kung Fu is an innovative inheritance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cquisition of kung Fu and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existed side by side and played a part together. It is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wushu in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realiz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hanges and generate the body subject in the Kungfu skills that conform to the "centering" of cultural rules and the "centering" of our natural instincts, The actual ability of the body becomes the basis for the self-confirmation of the wushu subject, it is also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wushu research.
[bookmark: _Hlk112675284]Key words: Wushu; centering; Body; subject; Talent; nature

[bookmark: _Hlk113481540]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而皆中节”一语出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源头的《中庸》，原文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其的研究有“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1]的情感治理诠释、有“温柔敦厚”[2]的道德理想定义、有“‘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善、为善、实现善”[3]的行为治理探索、有对其内涵“避免过与不及，又允许居中”做“centering”[4]翻译的广阔与动态化行动视野；还有武术功夫主体化“锻炼行道、武以成人”[5]的实践智慧等等，可见“发而皆中节”不仅是孔子对人情人性的文化治理，也是文化传承与武术主体生成的秘密。近年来，在“扩大中国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作为集功力、功法、功效三维合一“生活艺术”的功夫成为一种研究视角，扬弃了西方理智主义真理与确定性的不足，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实践智慧[6]，哲学诠释[7]功夫习得中主体转化的文化价值与成人路径。中国武术是变化人精神气质的功夫类文化实践，体用一源而“锻炼行道，练以成人”，既是“合规矩、用规矩、脱规矩”文化实践的用“中”功夫，又是“文化与人互动得以传承、人与文化互动得以成人”互动的文化传承与主体生产。在强调精气神的新时代提振并积极践行武术正逢其时，这就使得功夫武以育人、武以成人的主体培育与生产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以“发而皆中节”为话语，以功夫的“三个进阶、两类互动”探讨武术文化传承与主体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

1合规矩的习拳规之“中”
内三合与外三合的“六合”是劲力习得的身体标准或规矩，“入门三年桩”的静态桩功习练，通过身体重心之“中”与“六合”的身体规范之“中”习得了蓄力的整劲；力由试而活，通过三节四梢之“中”与劲力“一通百通”之“中”初步习得了活力气韵，然而形式不顺、身心不合的体用不合现象仍是常态。
1.1静力性训练之被动适应：身体重心之“中”与身体姿势之“中”的训练
中国武术攻防技击强调中线理念，技击对方“中线”是最短距离，不但速度较快，而且受力较重，以打击中线使对方失去重心为主要矛盾[8]，集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三拳于一身的武术宗师孙禄堂也曾用“钢球、皮球、弹簧球”隐喻武术的“实中、虚中、变中”。太极拳名家吴公藻在《太极拳讲义》中讲“重心为全体枢纽，重心立，则开合灵活自如，重心不立，则开合失去关键”[9]，一句话指明了中国武术“重心不失，中线不断”的精髓，打击中线既是自我保中，也为使他人失中。正如《少林拳术秘诀》“未习打，先练桩”、拳谚“练拳无桩步，房屋无立柱”“要知拳真髓，首由站桩起”等所言，习练桩功就是为了习得蓄力保中（重心）的能力，武术传承甚至将“入门三年桩”作为选徒的标准，各拳种都有站桩的传统，习练形式有形意拳的三体式、太极拳的无极桩与太极桩、八卦掌的八卦桩等。桩功习练首先是对拳规的静力性适应与学习过程，也是一个追求身体重心之“中”的平衡性与稳定性换劲过程。桩功俗称“百日筑基”，取象于“树木虽凝然不动，内在却生生不已”的意象，站桩功是通过提高与地面的亲密关系而改变人的劲力使用方式，对于身体来讲是一个告别惯常用力习惯，即通过全身酸痛的“痛长麻抽酸别练”[10]换力或换劲提升平衡与稳定性的过程。站桩不是死站，身体是具有主观体知觉的身体，正如形意拳名师李仲轩所讲“站桩要有‘学虫子’感觉的弹簧般的力”[11]，站桩后的正确反应如按弹簧，在一定范围内，无论推、压、拉、托都会反弹回来[12]，就算达到了站桩的要求。
[bookmark: _Hlk114900805]其次，桩功习练也是一个追求身体姿势之“中”的规范性训练过程。站桩的静之牢固是为武术动态动作筑牢根基，故而武术格外注重以“上下相随，内外合一”规范身体姿势，外不顺则内不合，不合就会失“中”。人生下来受各种习性或因素干涉，所用之力为局部、分散的外力，桩功的规范习练是被动适应动作六合规范而建立新惯习的开始，即桩功习练是消除人后天拙力，复修到全身整体合一先天之力。形意拳师李存义在《论站桩》中记载了“若是诚意练习，总要勿求速效。一日不和顺，明日再站，一月不和顺，下月再站”的桩功习练情景等。具体到各拳种，又有八卦掌的“三空、三扣、三圆、三顶”、太极拳的“虚领顶劲、沉肩坠肘、含胸拔背、松腰敛臀”、形意拳的“头顶、沉肩、坠肘、抱胯、提膝”等具体要求。武术可用身体规范判断蓄力程度，如形意拳拳经云“明了三星多一力”，三星即出现在肩、肘、腕上的小坑，三星齐则蓄力好。桩功习练中疼痛体验的消失即是动作规范与齐整的开始，随着桩功的夯实，身体会出现由散到整、由晃到稳等感知变化，但是站桩习得的静态稳定是将身体作为对象而适应性的训练效果，还不能作为一种无意动作自主与能动的实践与应用。
[bookmark: _Hlk114553390]1.2动力性训练之被动性适应：三节四梢之“中”与劲力贯通之“中”的训练
获得静态性的桩功整劲只是蓄力保“中”的一个阶段，还不能实现实际应用，武术是身体性的知识，师傅教的东西需要自己一点一点在动态动作中感知出来才能为己所有。武术的生理身体结构是三节四梢，劲力的活练即对桩功劲力的实际应用，首先就是对身体三节四梢为中心进行协同性训练，巩固与强化桩功习得的劲力。武术“在外为拳，在内为气”，气血是判断三节四梢劲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气血充盈则力实，武术气以势立，以气成象，气在变化的势中能以“连续性的知觉抽象”[13]由感著象，如形意拳的“三节齐、泰山移”、太极拳的“九曲珠”等都是对力的丰富意象，这种整体性思维是“知行合一”的直觉性“体认”[14]。气由催而生，“催者，促其进行之谓也……催能使练者产生整体观”[15]，在催而行进的象之动势中，能促进知觉与运动合而为一。武术之气，通俗讲就是指对动作力度与角度等变化一毫一厘的深究，如此才能练出拳劲[16]，初步习练常以“起，随、追”等以动“势”催劲的贯通机制对拳劲进行大三节的协调性练习。具体到拳种，如八卦掌常采用蹲起进行以根催稍的劲力习练、以宁璇走转等体会行劲与身法的等；形意拳采用“惊四梢”以梢带根的劲力习练，、“劲要在转换处求”等抛物线习练劲力的齐整等，力不起自根节则“涌泉无力神无主”，力不到达梢节则“力不达梢实而仍虚”，虽然以势催气的武术训练提升了身体的协同性，但多有体用不合之情形，武术拳师李镜斋认为“皆因是所练之体中形式不顺，身心不和，则有悖戾之气也”[17]。
武术劲力的活化还表现为以劲力贯通为中心的全身性与集中性训练。关于劲力的全身性训练，既有对身体进行上、中、下三盘的空间分类训练，也有分而治之的习练，如清代至民国的武术传承文献《武术学》中就有关于“身体各部分的修炼时间及功力标准”的记载，武术家蔡龙云先生也对全身训练的各种分类动作做了力度、规范、运动规律、演练标准与制度设计[18]。中国武术是体用一源的“身体文化部署”，分类动作习练既是将习武人作为客观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身体改造，但同时又不失对其的协同性提升。《拳经拳法备要》提出“通身之力用在一时”[19]，可知贯通对身体发力极为重要，拳架习练是武术由静到动训练常用的传承方法，如形意拳的五行功架、太极拳的十三势、咏春拳的小念头等，各拳种又有其他辅助方法如形意拳的打一厘米拳、太极拳打一阴一阳两个式子等，都为“学拳，先求一，一生万物”。为快速取得训练成效，武术传承还常从拳架中拆取几个式子的单操法进行训练，单操法从上下、前后、左右反复操练，容易取得与促进全身连贯与协调，推进与提高身体的平衡与稳定，动态性的武术习练虽然初步起到贯通拳劲的作用，但仍属于适应性的规范掌握。

2用规矩的查拳理之“中”
[bookmark: _Hlk114583558]武术用规矩就是拳理上身，通过熟练之“中”和气韵之“中”的动作检查与纠错促进身体活化与内劲协调，通过应激之“中”与体悟之“中”的动作应用深化劲力巩固与行为意向。
[bookmark: _Hlk114583745]2.1动作演练主动检查与“病例”纠错：熟练之“中”与气韵之“中”的训练
武术“格天地之理，穷究天道是理所当然耳”（孙禄堂语），武术功夫习练就是练拳理，拳理都是身体化的东西，所以学会容易练下去难。在合规矩训练以被动性适应的规范为中心时，武术还以主动演练熟练拳劲为中心促进拳理上身，既有对一个动作千百遍习练的重复，又有变化形式的多元化体验，还有借助器械等的辅助性感知。对于动作的重复性习练，主要体现为一动千练、一势万遍等形式，如明朝吴殳《手臂录》记载了“必日五百戳，几百日而戳址固焉”的枪法劲力感知；《武术汇宗》例举了“练习百日，每日早晚两次，不可间断”的铁砂掌力量习练；眼镜程等名家拳师把武术习练当成生活方式的随意习练等等，力求在重复中感知力度、准度等的微细差异而掌握动作。对于变化形式的多元化体验，既有一套六练的变化重复又有花样习练，如八卦掌名师王培生发明出了正、反式之左手、右手、双手的交叉式习练，太极拳名师杨禹廷开创了“八方线”（八个方位）习练等等，既是旧内容的复习，又是对身体的唤醒，“从一个形里生出许多东西来”[11]增强对劲力的体验与巩固，唤醒身体由“死”到“活”，能使招法自发的产生另一个招法，使习练武术从“人练拳”向“拳练人”过渡，既是对拳理的体悟，又是对劲力的熟练与深化掌握。
武术理气合一，气归于一，功夫习练不但要求熟练，而且要求形式和顺气遍身躯，这就要求习武要以纠正错误的气韵为中心促进拳理上身，告别后天之力而恢复到先天“六合”身体能形成一体化的整劲。武术警示“执着己身一无是处”，习武人将常人的身体视为非正常的身体，内外六合身体的实现要经历一个“求什么便被什么局限”的痛苦历程，为告别自我非正常身体尽快掌握动作，武术传承积累了纠正错误动作提高拳术规范与协调性的经验。明代抗倭将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有关于“武艺之病”和“制营之病”的记载，继承了这一思想，民国时期武术人王新午特将不符合规范的武术动作定义为“病历系统”[20]，将更正与消除病症的习拳阶段作为武术传承中一个重要环节，可见武术学习之初就有一个告别常人的文化教化仪式蕴含其中。对拳种而言身体的纠正要求又有不同，如形意拳有“较二十四法”、太极拳有“三十六病”等的标准和规范等。形式不顺就要靠程式与规则等规矩进行纠正，规矩不是制约行动的外在束缚，而是功夫的内在能力，需要体悟与内化到身体中成为自由行为的前提条件。武术气理不分，对动作的不断纠正就是通过对习练角度、力度、方向等气韵的不断调适，促进习练主体不断主动检查与体悟天地宇宙的运行之理。
2.2动作应用之主动检验：应激之“中”与体知之“中”的训练
[bookmark: _Hlk114640551]习武到一定阶段常伴有“夫人不患无力，特患其力之不能集中耳”[9]的现象，即习武人身上常有一种自我习练效果挺好但一交手就蒙晕的现象，戚继光早就以“力大而胆不充，则临时阵足软眼花，呼之不闻，推之不动”[21]进行了原因分析，勇气缺乏等应激性不足是主要原因，所以习武到一定水平，应以应激为中心进行反应性的习练。师傅常组织险境模拟、黑夜练拳等“习而平之”的形式进行恐惧克服习练，提升其临阵经验及击打意识，还组织拆招喂招等的配合习练帮助学徒切身感知节奏、方向、伸展度、力度、距离等，“要想功夫会，还得二人喂”，武术的拆招喂招常发生在同门师兄弟之间，采用一人拆招一人喂招的形式，甚至师傅也常以自己为靶子让学徒在身上多次、各部位地听劲，逐渐在增加抵抗力或变换形式中让学生体会劲力走向及用力顺序等提高应激水平。习之纯熟后，师傅常采用提升难度增加顾打之法，同伴以各种打法进攻只以单操练对抗，过渡到多种打法或多人进攻随机应激对抗等形式进一步巩固与活化劲力[22]。
武术既习艺，必试敌，习武到一定程度以全息性的较技切磋体知为中心提升劲力，培养习武人功夫本体的意向性实践。武术传承有“上一次战场，抵十年功夫”的传统，较技切磋需要身体切身参与和体验应激，正是在这种具体关系与情境的切身参与和体验中，一些默会性的知识如自身的情感、比试意愿、情绪控制、对周围环境与对手的感知以及较技旺丹田等被调适与整合到动作中，成为身体的应激本能。习武者在较技切磋中面对真实对抗的全息场景，常会暴露“虎扑扑不倒人是力量不够”“重心不稳是腰腿不足”“步法不稳则有摇晃之忧”等的身体缺陷，正如形意拳师李仲轩所说“一交手时才知道你平时练了什么”“平时多实战，战时少流血”[11]，实战较技是一个激发较技主体积极参与感知并付诸于行动的场域，超越了习武初期按照一般技能规则与程式的动作规范习练。习武人的身体是经过调适、改造与整合的体知性身体，不只是理智上对行为的有效性决断，此阶段的身体是具有了“即本体即功夫”[23]特定能力的功力与功效行为意向性的身体，这是一种“体”对“形”超越获得完整独立性的主体性“己身”[24]。

3脱规矩的现主体之“中”
武术脱规矩就是形成功夫即本体的身体主体自我技术，通过拳种风格与个性体现之“中”、制人与制己之“中”、我执与无我之“中”的融合合一，习武者天性与天赋创新了文化实践，也在文化实践中丰富了拳种风格，并显现本体，生成了身体主体。
3.1主体天赋对动作方式的新理解：拳种风格与个性体现之“中”的训练
武术的功、理都是身体性的技能功夫之知，从宏观角度讲武术“守中”的本体化行为与思维方式相异于西方搏击的直接对抗，具体到各拳种又以形意拳硬打硬进的“实中”、太极拳以柔克刚的“空中”、八卦掌脱身换影的“变中”等拳种风格构成了学徒向往的“学习师傅的东西”。武术传承不仅是继承师傅东西的简单重复，更是拳种风格不变基础上对新体验的创新探索，这也是习武人实现“拳练人”的主要路径，拳诀新体悟、技术创新等都是具体形式，如形意拳师李仲轩问师傅尚云祥“何为之练出来了”，师傅以“能自己创拳了”做以回答，新体验是对拳种动作风格的强化与个性化诠释，既具备门户拳种的共同倾向与总体特征，又是对拳种技能动作“限定的、有条件的”[25]丰富与强化，是武术门户文化传承的“原动力”[26]。拳种新体验是一种能或会的身体领悟，既是对事情或技术的掌握，也是“主体意识的建立”[27]。以形意拳为例，“硬打硬进无遮拦”的直线进击是其特征，“飞、云、摇、晃、旋中”的身法丰富了“大势所趋”的威力、“转七星”的技法探索出了打侧门的速度与敏感、“八极加劈挂，鬼神也害怕，劈挂加八极，神仙也难敌”等拳种功效整合增强了其实力，不断的新体验迭代了形意拳的硬打硬进特色，同时又一体化前进于文化理想身体与主体认同的建设中[28]。
拳种新体验的获得因习拳者个性天赋不同而不同，如孙禄堂对拳种风格的理解是“形意拳为钢球、太极为皮球、八卦拳弹簧球也”[29]，而尚云祥的理解则是“形意拳如捉虾、太极拳如摸鱼、八卦掌如推磨”等[11]，故而武术有“我教的是我这一套”的传承。新体验的高级阶段是“千招会不如单招绝”，单招绝就是形成一种超越规矩的创造性模仿，使得武术动作成为一种“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对天赋进行充分开发的下意识或本能性动作。我国《黄帝内经·灵枢·官能》早就有“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天赋成才的观点，对天赋进行适当开发是武术功夫新体验的前提，如大成拳王芗斋认为“敏捷英勇之资质，尤为学者所必备之根本条件，否则恐难得传。即传之，亦难得其神髓矣”[30]，指出了天赋对于武术成才的重要性。学者研究认为一旦工夫得以躬行，就意味着“工夫即用显体地使本体得以真正实现”[31]，本体的显现即主体的生成，这是一种身体主体，以几位形意拳师为例，如形意拳师尚云祥、唐维禄、薛颠三人均以腿功和身法著称，其高超的身体技术是其创造性的主体意识彰显与自我认同明证，与其说是武术人技术高超，不如说他们高超的技术是源于对频率快、步子高度协调与身子灵活等身体天赋的挖掘与开发，身体成为他们确证其自身本质力量的依据，所以讲主体的生成是武术功夫本体显现的身体主体。武术功夫是摒弃后天局部、分散的身体而为完整、系统的先天身体，同时也生产“具体的人与自我超越的人”[7]，武术是越练越有自己的拳种风格与个性化融合统一。
[bookmark: _Hlk114859182]3.2主体天性对武德的新理解：制人与制己之“中”的训练
武术传承讲究“大节是拳理”[16]，学者通常将遵守门规如内家拳的五不传；白鹤拳三不教等视为外烁性的武德规则，其实拜师是帮助习武人从“练拳”过渡到“炼拳”[11]即拳练人的重要基础，其实武术武德也是对人天性的选择与开发，入门门规将不良习性之人排除，其实也是对合乎天性之人的选择，如《峨眉枪法》就有“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32]的观点。拳道即天道，先秦贵族的武德侠义精神主要指天德与制度之德[33]，主要表现为先秦不以杀伤为目的止戈为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对“上古竞于道德”文化的表征，也是对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荀子·王制》）合群天性的隐喻。中国传统文化根源里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不分裂[34]，一旦上述对立在不断修炼中得以消解，人就可以在参天地之化育中随心所欲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是孔子描述的至圣境界，游于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境界是一种修炼而成、无须内心思考与挣扎就能使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自发性美学秩序，既能凸显人性完善，又能实现主体与万物统一，这种本真自我不是只能做出选择善的自主能力，而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能在恒常生活中“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的致“中”实践。
虽然武术雏形是“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晏子春秋》）、“民物相攫，而有武矣”（《晏子春秋》）等的非文明暴力行为，但规范与礼仪是习武人成功的必备素质，春秋时教育家孔子就提出“勇而无礼则乱”“军旅有礼则武功成”，孟子也提倡这样的“大勇”。中国古代军事武术中也有“切不可以胜负为愧为奇”的人文比试理念（《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在治安不是非常安宁的明清社会，比试较量时有发生，个人比试还可能会引发武术门户间“接二连三”（平江不肖生语）的复仇事件，这就使得武术比试必须凭借实在功夫，输赢不重要，能不能服人是关键，因为“靠骗人，别人心生怨气，日后必生祸”。行家说“打人容易放人难，放人容易制人难”[35]，随着暴力向文明的演进，比试双方中强者多避免采用一招制敌的暴力比试，而采用物对手、含蓄小动作、说招等点到为止形式作为替代，以一种“武不露相”的文明方式进行争端处理，将血腥制人的暴力艺术化为“敬人者，人恒敬之” 的“技巧与力度”制己[36]，这是一种既非过度也非不足“人我合一”融道德于技术之中“用中为常道也”[37]的自发性美德，所欲合乎天道，所行合乎天性，达至武德臻境。
[bookmark: _Hlk113867403]3.3主体身心的变化：我执与无我之“中”的训练
[bookmark: _Hlk113888600]武术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心）俱妙，与道合真”，身心合一是武术功夫主体性在身体上的直接显现。武术身心合一体现为因敌成体的自发技艺，即“拳术之道，体用不分”的“唯快不破”之劲力，体用一源功夫实现了从后天身体向先天身体的转变，是集“六合标准”功法、一动无有不动可联动发力的功力、以柔克刚功效为一体的一气贯通先天功夫身体，既能无意识或前反思的实现身体的协同操演，又能“刚至柔生，其柔自化”的以自我绝技打出“游于艺”审美效果。劲力是一种自然而然非对象化的用力状态，用武术的术语讲就是“入了象，对方一动你就知道”，如猫逮老鼠一样是一种身体洞察力的“技艺”上身，是海德格尔意义上“本真的共在有助于个体在共在中超越自身”[38]，武术入了象是对自我“我执”惯习的超越，以“无我”的身体思维取代“我执”的大脑认知，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是功夫视角功力与功效的具身体现。武术入象或绝技新体验皆以物我两忘地沉浸为特征，同时又是对对象的敞开与遮蔽，武术身体恢复了感性的丰富性与完整性，达到人与物“物我相通、主客泯合”的神遇，此时无我，人与物完全融为一体。
武术是“悟武道与识人理”的“格拳致知”[39]，功理实践使人成为具备特异化“神”具身化思维与“形”本体行为的拳种人。虽然武术关注重心不失、中线不断的“妙在一寸中”，但各拳种“守中”各有差异，武术家孙禄堂先生曾形象地称之为“形意拳如钢球、太极拳如皮球、八卦掌如弹簧球”，钢球喻直中，形意拳看人如蒿草，顾打一体、硬打硬进，善以怒而勇直线进击的“迎拳而动”培养人迎难而上战胜强大对手的精神品质；皮球喻空中，太极拳迈步如猫行，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善以恐而喜螺旋缠丝的“迎避结合”培养人权衡辩证以弱胜强的精神品质；弹簧球喻变中，八卦掌行走如推磨，脱身换影、横向闪避，善以忧而乐脱身换影的“避锋而为”培养人灵动活泼巧妙化解危机矛盾的精神品质。一个人不可能正确地练习功夫而不使自己开始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看世界并使自己发生转化[36]，高境界的武术人能自发的化拳为掌、跌而不伤而关照对手，使本来一方压倒性控制一方的真实较量“权”变为艺术化的生命之善，诠释了武术是“有德者居之”“心意诚于中”的主体性身心自我技术。

[bookmark: _Hlk114815268]4文化传承与武术主体生成之“中”的启示
[bookmark: _Hlk114815007][bookmark: _Hlk114322444]习武人功夫习得与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辅相成，在合文化规矩之“中”与合自我天赋天性之“中”的功夫技艺中生成功夫即本体的身体主体。文化借助习武者天赋、天性体现功夫与武德而创新传承；习武者借助功夫与武德体现天赋、反映天性而成人。
4.1文化与人的互动：文化借助主体天赋、天性体现功夫与武德而创新传承
《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子贡早在春秋时期就为我们指出了文化需要主体人才能传承的思想。钱穆继承了这一思想，强调文化在人身上，认为复兴中国文化的大道不能忽略掉人。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社会上主要形成以孔子为代表倡导对经典文本“读而闻道”的文人求道传统，这种借身体经验言说道之大义并非真实时空中的知行合一实践。“夫道一而已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拳术曰内劲”（孙禄堂《拳意述真》），武术是身体文化，用身体实践将修道文化转化为空间化的知觉运动之象，不但丰富武术功夫格拳致知的内涵，而且能对中国经典文本的道之大义进行豁显与反哺。
以武弘道首先表现为借用习武主体的天赋体现功夫。武术功夫传承是一个因“天赋而异”[40]的主体选择与生产过程，即一代代武术人的技艺功夫习得也是对其“身体性情，形体礼仪，言语行为，甚至态度和信念的整合”[41]。学徒拜师入门的第一道关就面临着门规对其“品性”“自律”“诚信”等天赋的观察与筛选，也面临着师傅碰到好苗子惜才爱才“师访徒”的入门竞争。武术功夫“离开己身无物可求”，入门后的习武历程其实就是对习武人“身体和个人身份的培养”，功夫习练成为对身体不同部位、身心内外配合的检验，并形成了六合功法与三节四梢的劲力身体，能实现“三节齐、泰山移”、力贯四梢“刚至柔生、其柔自化”等出神入化的功夫奇效。武术是“越练越有自己”，六合功夫甚至能以“拳从口出、脚如犁行”能打在自己中线上的“全身重量上拳头”[11]作为判断依据，主体天赋在六合规矩中不断得到自我强化认同与调控运用，最终达至脱规矩率性而为的绝技。
以武弘道还表现为借用习武主体的天性彰显武德。力是“生命表征、生物本体”[42]，外显表露即为暴力，人具有“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的暴力天性，也由此形成了宏观国家层面与中观社会层面“文武之道”的暴力治理传统，但最终要落实在微观暴力治理的主体化即武术的身体文化中[43]，“德”是“武”之前提，以形塑文化精神气质的武德贯穿武术暴力治理的主体文化实践。武术继承五维一体的军事武德，将之创新为师傅管理徒弟、主体暴力治理的“公开性、公平性、节制性、伦义性、正当性”新五维一体文化实践[5]，其中鄙视偷袭的公开性是武术比试的重要原则，否则就会被视为胜之不武等；“要想功夫会，还需同伴喂”的公平与互惠性是每位习武人的自觉与必要选择，公平性也是“轮流进攻”比试的重要体现；由制人向制己的节制性是武术人“拳拳服膺”人格精神的探索，如“倒地判胜负”的比试制度设计等；点到为止的伦义性是武术功夫势能高位者“拳品即人品”的人格魅力自觉彰显，为双方留有尊严与颜面使武术比试成为以武会友的交往平台；见义勇为、为国为民的正当性是武术生活化的最高体现，使习武人成为“生活中平不平事”见义勇为的侠义化身，武术人还以“建国”“报国”等门户辈序践行服务社会的共同体建设。总之，武术是对道之大义的身体文化实践，需借助主体人天赋、天性对功夫与武德的体现进行传承。
[bookmark: _Hlk114911176]4.2人与文化的互动：主体借助功夫与武德体现天赋、反映天性而成人
[bookmark: _Hlk114424996]文化是人未完成性的弥补与人的存在表征，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创造了人，人需文化得以成人。求道传统起源于先秦轴心时代对文化认同的身份象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求道对人的塑造一直处于更新与迭代中，在以孔子为代表倡导文人对经典文本“读而闻道，学以成人”之外，还形成了墨子为代表倡导武人“言必信，行必果”的“锻炼行道，练以成人”，武术功夫的主体塑造属于武以成人的范畴。
人与文化互动的武以成人首先表现为借助文化体现天赋确立主体。正如“一切武艺，皆出于拳内”（《六合拳论序》）所言，武术练以成人就是武术动作“拳”以成人的文化实践，有对人全身本能性动作优化的全面训练，如“手贵劲而活，足贵捷而稳，身贵硬健而轻活”等；有对身体协同一体的联动制度设计，如“拳学一道，非一拳一脚谓之拳”“手足运用，莫不由心”等；有对身体功能延伸的“物物成拳”新惯习探索，如“以剑练点”“以棍练扫”等。正是将“拳”作为文化对象，通过对其进行六合标准的合规矩、用规矩实践，习武人身上呈现出了身心合一及“三节四梢”的武术特异化身体，既是对人生理本能动作如“屈手握拳”等的文化改造，也是对人身体结构运动对应为主体可控可感“气化成象”的用力新惯习生产，还是习武人“生活武术化”与“武术生活化”磨练意志、完善体型等的主体生活方式养成。同时，武术也是一种“始于情，终于情”的情本体文化，既可“由怒而勇”“如履薄冰”等培养人的勇气、慎独等积极情绪，又可“拳由心生”借对手实践的迎、避灵活处理优化主体的应激与辩证思维等。在对拳的文化实践中，武术人生成了三节四梢的新身体，也在新身体的应用和情绪调适中生产与确立了主体。
人与文化互动的武以成人还表现为借助武德反映天性丰富主体。武术未曾习武先习德，武术武德是继承军事武德而来，如《孙膑兵法》“德者，兵之手也”所言，武术武德贯穿师傅管理徒弟、武术改造人的整个历程。正如上文所言，暴力是人的天性，武德对天性的反映其实就是暴力的文明化呈现与演进。武德是规约，如“未曾习武先习德”的社会口碑、入门门规等形成对暴力的禁止与限制；武德是动作，将武以行道转化为内化于己的行为规范，如动作的自我调控、怒而勇的训练等形成对暴力的转化与利用；武德是制度设计，如不打身体要害部位、倒地判输赢等形成对暴力的克制与规训；武德还是人的品行与操守，如平不平事等赢得对暴力的社会支持……武德是习武的前提，也是结果，武术人在技艺功夫与中国传统文化共生并进中因武德而不断弱化暴力，以“利群”“率性而为”等完成性的精神动力不断丰富与充盈主体人格。总之，武术是锻炼行道、武以成人的主体实践，需借助功夫与武德体现天赋、反映天性而成人。

[bookmark: _Hlk112620507]5结语
[bookmark: _Hlk100568186]“发而皆中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情人性的文化治理，也是武术文化传承与主体生成的秘密，武术主体生成是功夫即本体的身体主体生成，文化传承与“锻炼行道、武以成人”的身体主体生成互动一体。武术“发而皆中节”的功夫成人实践启示我们，人之文化生存的秘密在于动用习武者天赋练其身体之特长，动用习武者天性练其心之武德，并在“三节四稍”的先天身体生成、“怒而勇”的迎拳而动等身心变化中既变化人精神气质实现主体成人，也传承文化，发展文化。武术体用一源，“发而皆中节”是其技术无滞与人性至善的身体能力体现，彰显了功夫的实践智慧与主体性。武术不仅仅是一种搏击技术，更在文化实践中内蕴着指导人生活与主体育人的实践智慧，这是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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